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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党史学习教育

蔡祖泉：“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1961年12月，新中国第一盏

自主研发的光源——高压汞灯

封接成功；1964 年，上海最繁华

的南京路上，高压汞灯取代了以

前昏黄的老式路灯，南京路终于

实现了真正的“灯火通明”。同

年，代表着当时电光源领域尖端

技术的碘钨灯在复旦大学电光

源实验室完成研制；而当时世界

上功率最大的 20 千瓦“小太阳”

长弧氙灯也在人民广场的点灯

仪式上亮起，昭示着这盏被国人

称为“争气灯”的光源载入中国

科学史册。一盏又一盏新型灯

源的点亮，如同夜空中的繁星，

炫目闪耀。这些成就的取得，离

不开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复

旦大学原副校长、电光源研究所

原所长、“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

泉先生。

从工厂“学徒”到科研“师傅”

和爱迪生一样，蔡祖泉先生

也是从一个学徒工走上光源研

究的道路的。蔡祖泉出身于贫

苦家庭，年仅16岁的他上完小学

后不久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

厂）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他勤

奋好学，并没有局限于手头的工

作，而是努力提升自己在文化基

础上的短板，每天晚上补习文化

知识，还去制药业中专学校学

习。两年下来不仅打下了扎实

的文化知识基础，还学到了不少

业务本领。

在从事了十年的玻璃制造

工作后，蔡祖泉修玻璃的“独门

功夫”被两位上海交通大学物理

系的教授看中，于是他被调到交

大担任技术员，协助进行X光管

研发工作。这次工作让蔡祖泉

认识到研发的重要性，自主创新

的意识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蔡祖泉被调至复旦大学，继续从

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从此他便

与复旦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在复旦，蔡祖泉组建了我国

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并负责玻

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

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

系统的维护。我国电光源史上

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

第一个碘钨灯、第一个氪灯、第

一个长弧氙灯等一系列成果陆

续从他手上诞生。1963 年蔡祖

泉首次试制成功新闻摄影用的

1200瓦管型卤钨灯，该灯送到首

都北京试用后得到周恩来总理

的首肯。中国是世界光源的第

一大制造和出口国，全世界 80%

以 上 的 节 能 灯 和 一 半 以 上 的

LED在中国生产，2015年后中国

电光源年产量超过 200 亿只，蔡

祖泉功不可没。

虽然获得众多荣誉，一直在

科研探索路上作为引路者的蔡

祖泉却始终没有架子。在学生

印象中，他平易近人，就像“师

傅”一样教导和对待学生。生活

上，蔡祖泉对学生关怀备至，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即使自家并

不富裕，蔡祖泉还是会用自己家

的口粮接济实验室的学生。学

习上，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并且

十分注重实践，这种事必躬亲的

“工匠精神”培育了一批又一批

学生，为中国电光源领域打下良

好的人才基础。

“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蔡祖泉是一位有着高度民

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的无产阶

级科学家。1949年初，蔡祖泉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

后，他更加把通过自主创新使国

家强盛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追求。

60多年前，新中国的电光源

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蔡祖泉

主动扛起了责任。他曾说：“当

我们想到国家对新型光源的需

要，一种责任感给我们带来了勇

气，决心要为我国填补电光源这

块空白。”在蔡祖泉的带领下，中

国电光源的先驱们以极强的意

志和崇高的理想为动力源，面对

国际经济封锁、苏联专家撤走、

技术和原材料紧缺等问题毫不

退让，奋力克服困难。当时，高

压汞灯用石英玻璃与金属电极

封接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国

内无法生产，有同志缺乏信心，

但蔡祖泉却不安于消极等待，他

认为要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改变死条件。就这样，他带

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

把厚钼片一锤一锤地敲薄。就

是靠这种“土办法”，试制工作向

前跨进了一大步，最终点亮了中

国第一盏高压汞灯。

蔡祖泉自始至终将自己的

全部心思放在科学研究上，他淡

泊名利，是科学战线上的“无产

者”。他曾在一位西方记者有关

名利的提问中回答道：“有了党

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我才能取得这些成绩。”在

他看来，自己能做出这些成绩应

归功于党，一个革命者决不能把

“名”和“利”当成自己首先追求

的东西。他曾教导自己的徒弟

们：“我可以无保留地把技术教

给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学了以

后搞出了成果，必须彻底为人民

服务，而不能把技术当作自己的

私有物，更不能用来作为向人民

讨价还价的资本，否则干脆别到

电光源实验室来。”

“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

在蔡祖泉的学生看来，蔡老

师是一刻也闲不住的人。除了

研制中国电光源领域的一盏盏

新型光源，蔡祖泉也积极投身于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学术交流，在

理论领域继续引领中国电光源

技术的发展。卸任后，蔡祖泉没

有歇下来，他仍坚持每年做出一

两个专利。蔡祖泉常说，爱迪生

到晚年还坚持研究和发明，他也

得“能活多久，就工作多久”。

1984年，蔡祖泉提议在复旦

大学建立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开

设光源与照明专业。如今，复旦

光源系已培养出 2000 余名优秀

人才。蔡祖泉曾强调：“电光源

事业要配合国民经济建设事业

的飞速发展。必须培养出大批

的电光源领域的专业人才，以适

应社会的需求。”1985年起，他又

开发了中国人自己的系列节能

荧光灯，为中国在节能灯的国际

赛道上抢占先机。1988年，蔡祖

泉积极召集国内各地电光源研

究单位，积极协调关系，克服种

种困难，成立了中国照明学会。

同年，中国照明学会加入了国际

照明学会，为中国在国际光源与

照明领域的交流与发展奠定基

础。

2007年，在蔡祖泉的直接推

动下，被誉为光源界“奥林匹克

会议”的国际光源科技研讨会第

一次在中国召开，由复旦大学电

光源研究所承办。会上，国内外

企业家、研究人员深入交流，中

国电光源力量精彩亮相。蔡祖

泉对身边亲人同事说，“我最大

的心愿已了。”

2009年，卧病在床的蔡祖泉

请学生朱绍龙为自己记录口述

遗嘱——头一条：丧事简办，不

给大家添麻烦。第二条：将自己

积蓄的 30 万元现金捐给希望工

程。

当朱绍龙在电脑上输入“回

报社会”时，已十分虚弱的蔡老

急忙摇头道：“这么小的事情，当

不起‘回报’二字，只能算‘略尽

心意’。”

这位学界泰斗，终其一生一

心为国、刻苦拼搏，照亮了新中

国发展的前行道路。

“老师一生追逐光芒，天堂

的灯，等他点亮。”他的学生们这

样说。

蔡祖泉：1924年生，浙江余杭人。自学成材，是工人出身

的电光源专家。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9月担任硕士研

究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

长，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轻工业学会首届副理事长，

上海市科协副理事长，上海市照明学会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

副理事长。蔡祖泉教授在复旦大学创建国内第一个电光源实

验室，研究成功多种新光源，其中长弧氙灯、碘钨灯分别获

1965年国家科学发明二、三等奖，他主持研究的大功率短弧

氙灯水冷钨-铜阳极制造获得1980年国家发明三等奖：H型节

能荧光灯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双U型节能荧光

灯获得1995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63年后曾与电影

有关单位合作，研究成功1000瓦-3000瓦新闻摄影用管形卤

钨（属国内首创），500瓦-2000瓦放映短弧氙灯，1000瓦-3000

瓦拍摄外景用的直流镝钬灯，该灯1980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

奖。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蔡祖泉教授还从事学术论文

的写作和国际交流、指导研究生的教学，从1983-1998年连续

6届担任国际电光源学术会议的组织委员（三年一届）。发表

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三级玻璃油扩散泵，玻璃与金属封接，

玻璃和石英封接，无极荧光灯，微型卤钨灯，长弧氙灯，高显色

性高压钠灯，紧揍型荧光灯工程开发探讨等。主编《电光源原

理》、《光源电器原理及应用》、《实验霓虹灯技术》等专著。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
② 蔡祖泉是从一个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的道

路的。
③ 在学生印象中，他平易近人，就像“师傅”一

样教导和对待学生。
④ 他勤奋好学，在工厂里不仅打下了扎实的

文化知识基础，还学到了不少业务本领。













蔡祖泉简介


